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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原子能事业高效带动了我国一批关键学科的布局和发展。文章通过回顾史实，探讨我国如何集中

科研力量优先发展核科技，突破尖端武器研制并带动高能物理与理论物理实现学科的建制化过程。研究表

明，理论物理在中国科技发展各时期扮演不同角色，高能物理发展则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契

合并满足国家发展需求与追求世界科技前沿新知是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和理论物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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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物理既可加深人类对物质结构及其运动规

律的认识，也是制造尖端武器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

科基础。基于原子核裂变现象的理论和实验发现，以

及反应堆与加速器技术的发展，美国、苏联、法国等

国自 20世纪 40年代起凭借在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实验

等方面的雄厚基础先后实现原子能科技的突破。然

而，核物理、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学科在中国有其独

特的发展路径。通过“两弹一星”工程，特别是尖端

武器研制，国家集中优势科技力量发展核物理。与此

同时，为顺应物理学国际前沿发展，以核物理学科为

重点，逐步带动了当时在欧美发达国家已趋于成熟的

理论物理、高能物理等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1 初创核科技综合性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重视原子核

的科学研究与应用。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在接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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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已有科研机构的基础上，逐渐有计划、有组织地

发展有利于服务国家建设的学科方向。为此，决定在

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的原子核物理学实验室的基础上，于1950年5月19

日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由吴有训和钱三强分别担任所长和副所长（一年

后钱三强继任所长）。这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

事核科技研究的科研机构正式建立，扭转了此前研究

人员薄弱、机构分散和仅靠个人研究兴趣开展研究的

局面[1]。

中国科学院集中力量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

积极延揽人才、添置研究设备，选定研究方向并有计

划地培养青年人才。在集聚人才方面，除吸收原机构

已有人员外，还争取高校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优秀

毕业生来所工作。例如，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前，

中国科学院即在1950年1月17日首次召开的中国科学

院临时聘任委员会会议上为原子学研究所聘任彭桓

武①、金星南和陆祖荫等7人②。随后，还从浙江大学

选聘王淦昌、忻贤杰等人参与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工

作，并争取赵忠尧、朱洪元、邓稼先、肖健、杨澄

中、杨承宗、戴传曾等科学家和留学生归国加入近代

物理研究所。到1952年底，该所科研人员已由前一年

不足30人增长到90余人。

近代物理研究所在成立初期共确定实验原子核物

理、宇宙线、理论物理和放射化学 4个研究方向。其

中，实验原子核物理方向的目标是逐步开展原子核的

基本研究，为原子能应用做准备并“完成静电加速器

和高压倍加器”的建造；宇宙线方向的重点是研究宇

宙线与物质的作用，并“建立和充实一个高山实验

站”；理论物理研究则要配合实验发展，逐渐展开原

子核物理及宇宙线的理论研究；放射化学则是集中力

量解决铀的精炼问题。

原子核物理研究高度依赖于实验设备。基于赵忠

尧从美国带回的核物理实验器材并依靠自力更生，赵

忠尧、杨澄中、梅镇岳等先后参与领导建成大气型

700千伏（keV）质子静电加速器（1955）、高气压型

2.5兆伏（MeV）质子静电加速器（1957）及 400 keV

高压倍加器（1958）③等；何泽慧、戴传曾和杨澄中

等专注粒子探测技术，研制出核乳胶、云雾室、计数

管、碘化钾和碘化钠等闪烁体，发展了中子物理、辐

射剂量研究等。此外，梅镇岳、郑林生还先后建造多

台 β谱仪。上述设备是中国早期核物理科学实验和应

用研究的重要基础。

理论物理研究则需密切联系实际需要[2]，即在研

究核物理和宇宙线的理论问题时，也注意反应堆、同

位素分离和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彭桓武主要

领导近代物理所的理论物理研究。他在欧洲留学和工

作期间曾深入研究过固体物理、量子场论和介子理

论[3]，加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将研究方向转为原子核

理论。为快速培养年轻人，彭桓武除了讲授原子核物

理、量子力学等课程外[4]，还组织人员系统调研核物

理理论和实验发展概况，确定理论研究的关键是弄清

原子核组分粒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原子核结构

和性质。他与合作者尝试修改Moller-Rosenfeld核子作

用势能公式并计算氢原子核、6Li和 7Li的结合能。北

京大学胡宁带领队伍聚焦介子场散射矩阵及高能粒子

碰撞产生介子簇射的问题。邓稼先、黄祖洽、于敏等

也开展了核理论研究，涉及原子核的统计理论、核的

壳层结构理论、β衰变和非线性场理论等研究内容。

宇宙线物理方向研究主要基于王淦昌从浙江大学

带来的云室和赵忠尧从美国带回的多板云室，并自

1952年起设计建造磁云室。1954年，近代物理研究所

① 彭桓武当时是与清华大学合聘，同年8月转为专任，但每周仍在清华大学授课3小时。

② 本院临时聘用委员会通过聘用人员 请批准 . 中国科学院档案。

③ 1957年建成，后搬去兰州开展中子物理、低能轻核反应及相关国防任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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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落雪山建造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观测站，先

后安装多板室和磁云室，开始研究奇异粒子和高能核

作用。

放射化学方向则由杨承宗、郭挺章领导，主要开

展天然放射性元素（包括铀）的提取、纯化、分析和

测定，以及重水和反应堆用石墨的制备等。1953年10

月，中国科学院为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电子学，将陈芳

允和闵乃大各自负责的“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和数

学研究所“电子计算机部分”合并到近代物理所，同

时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改称为物理研究所[5]。截至 1955

年，物理研究所已经初步掌握加速器和探测器研制技

术，为部分实验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2 核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

1955年 1月中旬，中共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的重

大决策。恰好当时苏联有意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方

面给予其他国家帮助。最终经过谈判，苏联决定援建

中国一座热功率7 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台

直径 1.2米的回旋加速器（以下简称“一堆一器”），

还接受中国专业人才赴苏调研学习。“一堆一器”最

终选址在北京房山坨里，即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

该基地于1956年9月并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苏联援建加速了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进程。一批高

水平中国科学家赴苏调研学习核科技新成果。1955年

10月，由钱三强、彭桓武、力一、何泽慧等率领实习

团到苏联学习反应堆和加速器原理、仪器制造和使用

等。其中，彭桓武和黄祖洽等考察学习反应堆理论。

他们回国后即举办反应堆物理理论培训班，培养了中

国第一代反应堆理论工作者。此外，为加强原子能技

术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协

助下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组建物理研究室（1961年更

名为技术物理系），第二年又在清华大学开办工程物

理系，还挑选约 350名赴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改学原

子能科学和原子能工程技术专业。

我国在规划科学发展时有意重点发展核科技。国

务院在1956年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

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

规划》）第36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中提出“必须

组织力量，发展原子核物理及基本粒子物理（包括宇

宙线）的研究，立即进行普通加速器和探测仪器的工

业生产，并在短期内着手制造适当的高能加速器。”

此外，还将“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列为物理

学发展重点之一，“场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的研究”

被列入第56项任务“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

题的研究”。为落实规划，使新基地建设与科研密切

结合并适应新学科发展，物理研究所调整和扩充已有

研究方向。例如，原“实验原子核物理”方向被划分

为一室（主任赵忠尧兼）和二室（主任钱三强兼），

分别负责研制静电加速器等加速器并利用其开展低能

核物理研究及利用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开展中子物理

实验等相关研究。宇宙线方向 （三室，主任王淦昌

兼，后由张文裕代理）中明确补充了高能物理研究，

理论物理方向（四室，主任彭桓武兼）则扩展为更广

意义的理论研究。

得益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兴建的高能加速器，粒子

物理（或高能物理）逐渐脱离核物理成长为物理学的

最前沿分支。美国先后建成 3 吉电子伏 （GeV） 的

Cosmotron（1953年）和6.2 GeV的Bevatron（1955年），

苏联先后建成 680 兆电子伏（MeV） Synchrocyclotron

（1949年）和 10 GeV Synchrophasotron （1958年）。这

些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开启了人工制造粒子的大门。对

新粒子分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深入理解其结构

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此外，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激励一批中国年轻学子选择粒子

物理或核物理方向深造。青年学子的加入扩充了这一

领域研究队伍。为快速普及粒子物理专业知识，朱洪

元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和青岛讲授量

子场论。这一时期，于敏在原子核相干结构、平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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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粒子运动和 208Pb附近原子核能谱等核理论方面做

了重要研究。

参加国际合作是提升中国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

水平的重要途径。1956年3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国家成立联合核子研究所（以下简称“联合所”）。

在联合所成立初期，中国选派了王淦昌、胡宁、朱洪

元等科学家，以及周光召、吕敏、唐孝威等青年学者

到那里工作[6]。他们借助于那里最先进的加速器和国

际合作环境，快速走向国际前沿。典型成果是王淦昌

小组于1960年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Σ̄–）和周光召

证明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律（PCAC）等工作。其中

发现 Σ̄–至今仍被视为联合所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而证

明PCAC则有力推动了流代数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

建立。截至1965年，中国共选派加速器设计、粒子物

理理论、中子物理、计算机等领域的 140余位科学家

参与联合所工作，他们回国后推动了中国核武器研

制、粒子物理理论和加速器技术发展。

1958年下半年，“一堆一器”先后运行。为使名

称与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一致，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

子能研究所（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领导，二机部

为主）。钱三强担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汪德熙、

张文裕、何泽慧等担任副所长。同年 8月，原子能研

究所再次调整和扩充发展方向（16个研究室和 5个技

术单位）。原一室、三室、四室、五室（辐射化学）

和十一室（直线加速器）在中关村（一部），重水反

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大部分单位集中在坨里（二部）。

为落实《十二年规划》中提出的“在短期内着手

制造适当的高能加速器”，且考虑到高能加速器的技

术和应用可能与核工业发展有关，国家一方面选派人

员参与联合所工作，还有意在国内建造高能物理加速

器[7]。1957—1959年，力一带领小组在苏联专家帮助

下，先后完成 2.2 GeV电子同步加速器、12 GeV质子

同步加速器和450 MeV中能强流介子加速器的物理学

设计。上述方案因“大跃进”或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而

被迫“下马”，但积累了质子加速器的设计经验。不

过，谢家麟于 1963—1964年领导成功研制 30 MeV电

子直线加速器，独立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和

微波管等技术，积累了电子加速器经验。此外，20世

纪 60年代初在兰州建成 1.5米回旋加速器，开展轻核

实验研究。[8]④

3 理论先行——原子弹、氢弹中理论物理学
家贡献

经过1958—1959年大发展，原子能研究所全面转

入为建设核工业、研制核武器服务的轨道。核武器研

制涉及理论、实验和工程技术多部门深度融合，是复

杂的大科学工程。1958年 7月，在北京组建专门负责

研制原子弹的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

1963年改称“二机部九院”），接受和消化当时苏联

专家提供的原子弹资料。当年夏，邓稼先从原子能研

究所调入九所担任一室（即理论室）主任。1959年 6

月，苏联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还决定

一年后撤走援华专家并停止供应设备及相关资料。于

是，九所开始自主探索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为充实研究队伍，朱光亚、唐孝威、程开甲、陈

能宽先后调入九所。1960年11月，钱三强利用到联合

所开会的机会向部分中国学者介绍国家研制原子弹的

决策和技术攻关情况。周光召、何祚庥、吕敏主动申

请回国参与原子弹研制。当年底，联合所副所长任期

届满的王淦昌也放弃利用那里的高能加速器发现更多

新粒子的机会，回国工作。他的离开使联合所高能物

理研究室丙烷气泡室小组在领导方面遇阻。王淦昌后

受二机部部长刘杰邀请加入九所，主管爆轰物理实

验。彭桓武也于同期（1961年 4月）加入，负责组织

④ 这台1.5米回旋加速器在20世纪70年代被改建为能加速较轻重离子的加速器，开展低能重离子物理基础研究。参见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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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理论预研。此前，郭永怀也加入九所，负责原

子弹的力学设计部分。这些经验丰富的中国科学家很

好地“顶替”了苏联专家[9]。事实上，参加这项工作

也正是彭桓武当年从欧洲坚决回国的初衷。1947 年

底，他秉持“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的家国情怀，放弃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职位

毅然回国。在回国前，彭桓武利用到比利时参加“大

学教授会议”的机会专程赴法国与钱三强、何泽慧见

面，共同约定回国干一番事业（即原子弹研制和原子

能利用）。

科学原理研究和设计被视为原子弹“第一道工

序”，进而是工程设计、材料（部件）生产和加工、

实验室冷实验、组装和热试验[10]。周光召回国后担任

九所一室第一副主任，协助主任邓稼先组织开展核武

器理论研究和物理设计。当时，原子弹理论设计正面

临一个关键数据经九次计算仍与苏联专家透露的数据

不符的困境。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之前的计算数据，

他巧妙地利用最大功原理否定了苏联专家数据，使总

体计算向前推进。他还从理论上弄清楚冲击波在向心

聚拢过程中能否把能量聚拢和做状态方程时采用托马

斯·费密方法是否可靠等问题。随后，原子弹设计工

作得以全面展开，他逐步获得原子弹爆炸过程的清晰

物理规律，于1963年底交出包括结构、尺寸和材料的

理论设计模型。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

彭桓武、周光召等理论物理学家强调原子弹研制

不只是工程问题，也是科学问题，需要从原理上加深

理解。他们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原子弹理论设计

方案即将完成之际，邓稼先、周光召抽调各室部分技

术骨干，组建“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小组”，密切关注

实验，对理论进行修正。同时，他们着手先行探索氢

弹原理。事实上，钱三强于1960年底便部署原子能研

究所提前对氢弹进行理论预研，先后抽调黄祖洽

（1961年底调九所）、何祚庥、于敏等理论物理和数学

骨干组成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对氢弹中各种物

理过程、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进行预研。这一小

组于 1964 年底被并入九所，以集中力量突破氢弹

技术。

氢弹设计的关键是如何实现热核点火和自持燃

烧。彭桓武总结了可能突破氢弹原理的几条路径，组

织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各自带领小组攻关，在确定

哪一个方案先取得突破后就集中力量首先推进。周光

召曾提出两种设想解决自持燃烧问题，经计算后被否

定。他带领的小组在前期探索中获得的物理成果和发

展的计算方法为氢弹后续研究提供了物理基础和计算

工具，特别是他们研制的多流管程序后来发展成为二

维多流管程序，在氢弹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65

年夏，周光召还举办一系列报告会，阐述氢弹结构和

爆炸原理，吸引多位理论部科研人员参与讨论。随

后，当于敏小组在上海“百日会战”中终于牵住氢弹

的“牛鼻子”后，周光召立即转换研究方向，同理论

部科研人员一道完善氢弹方案。1967年6月17日，中

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基于

物理学基本理论和原理，独立而完整地发展了氢弹的

理论和技术[11]。周光召、于敏等后来还组织完成装备

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理论设计任务，并在掌握核武器

小型化设计技术和中子弹设计方面做了重要工作。

4 追求解决学科前沿问题——构建层子模型

除了参加尖端武器理论预研的物理学家外，还有

一批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探索粒子物理的前沿问题。

当时国际上有物理学家质疑实验上发现的新粒子都是

基本粒子，相继提出费米—杨模型、坂田模型、八重

法方案和夸克模型（或艾斯模型）等。实验物理学家

还在1964—1965年设计多种实验寻找夸克模型提出的

分数电荷粒子，但结果几乎都是否定的。事实上，盖

尔曼在提出夸克时就采取迂回态度，将其看作一种数

学符号。这一时期，物理学家的兴趣还集中于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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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靴绊理论和色散关系等。

此时，朱洪元、胡宁、张宗燧各自带领原子能研

究所、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30余位青年学者密切协作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到1965

年夏，他们的关注点受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思想

影响以及为筹备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做学术准备而

逐渐由色散关系、对称性理论等聚焦到强子结构问

题。尽管当时国际主流仍视强子为点粒子，但中国物

理学家从强子内部有物理实体出发，借鉴核物理和量

子场论方法，绕过求解束缚态场论方程问题，引入强

子内部结构波函数和层子波函数的重叠积分等概念，

给出一套计算S矩阵元的近似方法，构建了层子模型

理论。他们所取得的部分理论计算结果与当时的实验

较为符合，是强子结构的一个理论探索，在当时该方

向上处于理论前沿。

层子模型理论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成功指导科学研

究的典范，在 1966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受到大力宣

传。该小组原计划在暑期物理讨论会结束后继续研究

更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层子质量，强作用的形式等问

题。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的研究未能

继续深入。而此时，国际上有物理学家在1970年代初

在该方向获得突破，提出描述强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动

力学，层子模型则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未能取得预

期的国际影响。但是通过层子模型工作锻炼的年轻队

伍为中国后续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发展打下重要

基础。

层子模型工作曾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国家

领导人关注。聂荣臻在1967年5月召开的基础理论研

究座谈会上提出希望在1968年科学讨论会上放“第二

炮”关于基本粒子研究的成果。吴有训则在1972年初

致信刘希尧，期望继续推进层子模型研究并派代表参

加国际高能物理大会报告最新成果，取得学术优先

权，同时团结已有的粒子物理理论研究队伍。因此，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理学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开展

了零星研究。同时，层子模型也是中国科学界在20世

纪70年代向访问中国大陆的杨振宁、李政道以及美国

科学家代表团介绍的典型成就。特别是在 1972 年 6

月，云南落雪山宇宙线观测站发现“一个可能的重质

量荷电粒子”，被视为可能是“层子候选事例”。这引

起周恩来总理重视，并特意在李政道访问大陆期间讨

论这一事例[12]。

5 高能物理学科建制化——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成立

退出联合所后，除云南宇宙线观测站尚可开展部

分实验外，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几乎停滞。为此，张文

裕等人提议利用缴纳联合所的会费（每年约 2 000万

元人民币）在中国建造3.2 GeV（后提高到6 GeV）质

子同步加速器，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础研究受到

强烈冲击，此事被完全搁置。此时美国和欧洲核子中

心各自在讨论建造 500 GeV质子同步加速器和超级质

子同步加速器。忧心于同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差距愈

大，有科研人员于1967年致信聂荣臻建议“上马”高

能。1968年，二机部将原子能研究所二部的高能加速

器队伍集中到一部，成立“高能筹建处”[13]。1969年

8月，何祚庥提出利用加速器生产核燃料，方守贤建

议该方案采用 1 GeV质子直线加速器。但该提议最终

也被搁浅。

20世纪70年代初，情况出现转机。伴随中美关系

解冻，杨振宁于 1971 年夏回到阔别 26 年的大陆。中

国科学界对此极为重视，提前组织调研其近期工作并

安排专人向他介绍层子模型。。在座谈中，杨振宁表达

了个人对中国是否需要建造高能加速器的看法。他认

为高能物理很重要，是物理学的前沿，新中国目前完

全不做高能物理实验是错误的。但鉴于当时中国的经

济力量，不应该立即迎头赶上（即建造比美国还高能

量的加速器） [14]。第二年 6—7月，杨振宁再次访华。

随着对中国了解深入，他于 1972年 7月 2日直接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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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建议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15]。这正与

周恩来此时有意恢复基础研究产生共鸣。周恩来当即

表示赞同杨振宁的建议，希望大家要认真听取，不要

当“耳边风”[16]。13 天后，周恩来在会见任之恭、

林家翘带领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时特别指示北京大

学校长周培源要办好北京大学理科教育，提高基础理

论水平[17]。当月 23 日，周总理还给国务院科教组和

科学院负责人写信，要求对提高基础理论水平问题要

认真讨论，负责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

忘了”[16]。

得知周恩来关切中国基础研究发展⑤，原子能研

究所一部的科研人员立即意识到应该抓住这一重要机

会。他们认为“高等学校重视理科，我们科学院就更

应该重视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第一就是搞高能物

理。”[18]于是，张文裕、朱洪元、汪容、何祚庥等 18

位物理学家联名于1972年8月18日给周恩来写信，强

调高能物理既是现代物理学和基础理论学科的前沿，

其发展突破必将引起生产技术突破，而且能有效促进

国际交流等。以此呼吁除研究基本粒子内部结构和宇

宙线外，还需预研高能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以便掌

握技术、培养人才并缩小与国际差距。因此希望脱离

以研究核燃料为主的二机部，尽快成立高能物理研究

所，划归基础理论研究的主管部门 （即科学院）

领导。

周恩来在9月11日便做出明确指示：“这件事不能

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抓起

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

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

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9]很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于 1973年 2月 1日正式成立。此后，历经十

余年反复讨论、修正，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最终于1984年破土动工，在精确测

量 τ轻子质量、2—5 GeV 能区强子反应截面（R 值）

精确测量等研究方面占据“一席之地”并保持领先

地位。

目前，除在粒子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的成绩，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还在非加速器物理方面，如粒

子天体物理实验、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等学科领域的

研究和发展方面取得一批高水平成果。此外，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正在开展暗物质、暗能量、中

微子物理、宇宙线观测等高能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6 理论物理学科建制化——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成立

鉴于理论物理对于解决综合性尖端技术问题和物

理学本身发展均有重要作用，理论物理学家在讨论制

定《1963—1972年十年远景科技规划》时便提出“在

1967年之后，考虑在北京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

以集中人力发展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该所的任务

“除了负责执行理论物理的研究计划之外，还作为全

国各地理论物理工作者来休假，讲学，聚会和进行学

术交流的中心[20]。”很显然，这一提议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不可能实现。

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后，部分理论物理学家有

意重返基础理论研究。其中，彭桓武即是一个典型例

子。他曾于1970年9月、1971年10月向国防科委和九

院党委请求调回原子能研究所。他在请示中表示在第

一颗氢弹爆炸后，自己在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有志

⑤ 周恩来历来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他于1956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

报告时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

一定理论科学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参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

日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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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

先进水平”号召下，根据个人经验考虑过产品研制、

找原材料、发电、可控反应和基础粒子理论方面理论

工作的赶超形势。他认为产品研制方面的理论力量十

分雄厚，而后几方面，特别是可控反应和基础粒子理

论方面的理论力量相对较弱。联系个人实际情况，彭

桓武认为自己更适合离开九院回到二机部加强后几方

面的探索性工作⑥。1972年底，彭桓武调回原子能研

究所，而后又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周光召在从事尖端武器理论设计时也关注理论物

理前沿发展。他自杜布纳回国后，仍有一段时间每周

花一天时间回北京大学工作，指导高崇寿、苏肇冰研

究基本粒子理论[21]，同时鼓励同事做国防研究时也要

注意基础研究以适应将来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凭借

在联合所的出色工作，杨振宁、李政道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回国访问时都提出要见周光召。尽管他此时仍

在九院参加国防任务，但通过各种渠道保持对物理学

前沿发展的了解，仔细研读Physical Review等物理学

期刊发表的最新论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技界终于迎来春天，

国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

学大会期间，参会的一批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应该重新

提倡杨振宁1972年回国时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应该注重

理论研究的意见。特别是鉴于理论物理在“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方面做了一些重要成绩，如层子模型理论

和原子弹、氢弹的理论，培养了一批有才能的年轻理

论物理工作者”，且在物理研究所十三室有一支十余

人的队伍，他们提议立即成立一个新的理论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很快（1978年4月29日）便报送国务

院《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请示报告》，明确研

究所的任务是：① 发展理论物理研究；② 把理论物

理成果推广应用到各有关领域；③ 大力培养青年研究

人员，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支援其他学科领域完成重

大任务[22]。后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准，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于 1978年 6月 9日正式成立，由彭桓

武担任首任所长，何祚庥担任业务副所长。1980年 3

月，周光召被聘为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其行政关系仍

在二机部） [23]，正式回归理论物理研究。理论物理研

究所的成立“使得我国‘两弹’理论研究成功之后，

理论物理界又有了新的施展抱负的平台”[24]。该研究所

科研人员迅速融入国际主流，在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

粒子物理、引力理论和宇宙学、凝聚态理论等方面做

出多项重要成果，高效带动了中国理论物理学发展。

这一时期，曾参与尖端武器理论研究的黄祖洽于

1980 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低能核物理研究所

（现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兼所长，推动了非平衡态

统计、输运理论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发展，并培养了

一批研究生和教学科研人员[25]。目前，除了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外，一些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有深厚

传统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也有一批理

论物理学家各有侧重地从事物理学各分支的理论研究。

7 结语

国家凭借“两弹一星”工程实现了既定战略目

标，补全了学科门类并拉近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

距离，对国防、科技、经济和社会等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与世界前沿科技发展趋

势，中国科学界能够准确调整学科发展方向和重点，

合理设置优先发展目标并制定相应措施。作为研制尖

端武器的重要学科基础，核物理学科早期发展依靠集

中本国相关领域优势力量并获得苏联援助。在发展核

物理同时，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最终实现高能物

理和理论物理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发展。

⑥ 彭桓武个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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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工程是人才的“蓄水池”。一批中国

科学家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义无反顾放弃个人喜爱、

甚至可能有重大突破的研究，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他

们既是前沿知识的传播者，也是青年人才的培养者。

在自主突破尖端武器研制中，经验丰富的理论物理学

家和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凭借杰出的研究能力取代苏联

专家，是实现“两弹一星”工程的关键因素。在尖端

物理研制过程中，也锻炼了一批年轻科学家，为中国

科技的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科学家善于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在满足

国家发展需求的同时，仍旧致力于追求新知。他们敏

锐地抓住各种机会，与政治家产生共鸣，巧妙地表达

事关诸如高能物理、理论物理学科未来发展的意见，

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这批科学

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重返基础研究，借助于良好

的国际交流环境，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和理论物理快速

发展，融入国际前沿并作出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和工程研制中，理论

起到了先行作用。一批活跃在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理

论物理等世界前沿学科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后主动从自

由探索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向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有组

织的“两弹一星”工程，充分发挥其基础研究的引领

性、前瞻性和战略性作用。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

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需要考虑长周期的发展目标。

在国家高度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当下，如何高效发挥

基础科学研究的“总开关”作用以及高端人才的“蓄

水池”作用，回望“两弹一星”工程中诸如核物理、

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学科发展的路径，诸多宝贵经验

和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院士、

吴岳良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张闯研究员和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孙烈研究员的重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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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s transmutation prompted by 

atomic energy development: From nuclear physics to 

high energy phys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LIU Jiny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atomic energy development has efficiently promoted the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key disciplines in 

China. Based on reviewing historical fact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China focuse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efforts on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eaking through the nuclear weapons, and accomplish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igh-energy phys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oretical physic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ergy physic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hysics, high-energy phys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in China has been greatly driven by 

the demand to meet na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the pursuit of new knowledge on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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